
黑肚皮的塔蓝图拉毒蛛

蜘蛛的名声向来不好：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一种可

恶的、有害的动物，人们一看到它就会冲上去一脚踩死。

但研究者却不会仓促做出这种结论，他们会认真展开对

蜘蛛的研究：它具有杰出的编织才能，狡猾的捕食手段，

悲剧性的婚姻，还有其他吸引人的特征。的确，即使不是

为了科学的目的，蜘蛛也是一种值得用心观察研究的生

物。但在传说中，蜘蛛是一种有毒的生物，正是它背负的

这个罪名，才使我们产生了最初的厌恶与反感。说它是带

毒的动物，这我是同意的，蜘蛛正是用带毒的尖牙武装自

蜘蛛的故事



杜弗在卡塔洛尼安山脉首次发现的。那儿的人

己，才能快速杀死捕到的小昆虫。但杀死小昆虫和杀死人

是大不相同的。蜘蛛的毒素可以迅速杀死一只被网缚住

的小昆虫，但对于人而言，让蜘蛛蜇一下跟被一只小蚊虫

咬一口差不多，毒素甚至还少一些，没有丝毫危险。至少

我可以保证，在我们居住的地区，绝大多数蜘蛛对人是没

有危险的。虽然这样，少数人仍隐隐地担忧。这其中主要

是科西嘉的农夫，我们称这种担心为“多余的担心”。我曾

看到在泥泞道路的车痕、蹄印里安身的蜘蛛，它布下一张

致命的网，得手后勇敢地冲向比自己还大的俘虏；我也曾

对它那缀着深红圆点的黑丝绒“外套”欣赏不已。但关于

蜘蛛，我知道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让人恐惧不安的故事。

在阿雅克肖和博尼法乔两地，蜘蛛被当做一种非常危险

的，有时能置人于死地的动物。农夫们对这种看法深信不

疑，而医生们又未敢反驳。在普约附近，离阿维尼翁不远

的地方，农夫们谈到一种蜘蛛时总是忧心忡忡。这种蜘蛛

是李奥

说，被它咬中可不得了。意大利人讲起塔蓝图拉毒蛛也没

什么好话，说这种印度蜘蛛会让伤者痉挛狂躁。他们说，

这种病症叫做塔蓝图拉症，只能靠特殊的音乐才能除病

解痛。这种起医疗作用的音乐和舞蹈疗效显著。这种舞蹈

节奏明快、动作灵活，是不是源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城的

农夫的医术呢？对这些怪事，我们究竟该当真还是仅仅付

之一笑呢？仅从我所知的这些情况，我不会发表任何看



望口。塔蓝图拉毒蛛能未雨绸

杜弗对塔蓝图拉毒蛛的描述，也是

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音乐可以缓解伤者因塔蓝图

拉毒蛛引起的狂躁；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仅靠这种快节

奏的让人出汗的舞蹈就可以缓解病痛。当卡拉布里亚城

的农夫向我讲起塔蓝图拉毒蛛，普约的种田人谈起他们

的恐蛛症，科西嘉岛农夫提起多余的担心，我丝毫没有嘲

笑，反而陷入了深思和疑惑。这些蜘蛛也许真的该受诅

咒，至少该受冷遇。在这样的背景下，黑肚皮的塔蓝图拉

毒蛛，我所在地区最厉害的蜘蛛，也许会引起我们的一些

关注。我并不打算探讨医学问题，我最关心和感兴趣的是

动物的本能。但既然在捕食战术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毒牙，

我就谈谈它们的功能。塔蓝图拉毒蛛的习性，它捕食前的

埋伏，它的战术和捕杀猎物的方法，这些是我以下要谈的

内容。我很喜欢李奥

至

这些描述使我走近蜘蛛。这里我且引出他的一段描述。这

位朗赛的才子提到的是卡拉布里亚普通塔蓝图拉蜘蛛，

是他在西班牙发现的。他说：“狼蛛塔蓝图拉毒蛛喜欢呆

在开阔、干燥、未开垦的、能晒到太阳的地带。它们

少是完全成年后 多住在自己挖掘的地下通道或洞穴

里。这些洞穴多为圆柱形，直径一英寸，离地面约一英尺，

并不是垂直的。这些弯弯曲曲的‘肠子’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位地下居民不仅是一个有手段的猎人，还是一位聪明

的工程师。对它来说，洞穴不仅是它躲避仇敌的藏身之

所，还是它捕食猎物的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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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

缪，为一切突发事件做好准备：事实上，地下通道的起始

处是垂直的，在大约离地面四到五英寸的地方，就斜下

去，形成一个钝角，然后又垂直往下走。塔蓝图拉毒蛛就

守在拐角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洞口，像一个机警的

哨兵。在搜寻它们时，我总能感到，就在那个拐角处，有一

双像钻石一样闪烁，像鼠目一样贼亮的眼睛在暗中盯着

我。洞穴的通气孔都是它亲手建造的，像一座真正的建筑

物，地面高度约一英寸，有时直径达两英寸，比洞穴还宽

敞。这尺寸就像丈量过一样，能让毒蛛在捕食猎物时充分

挥舞拳脚。通气孔主要由干木屑和黏土搅拌成的混合物

建成，毒蛛一点一点地把混合物垒成一个直筒，中间是空

的。这座户外建筑十分坚固，蜘蛛在其内部加了‘衬里’

用丝密密地织出来的。洞穴里也有这样一层。我们完

全可以想像这层‘衬里’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既可以防

滑防摔，又可以使洞穴保持干净，让蜘蛛安稳地守在哨所

里。也许这些哨所外形并不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在蜘蛛

的洞口经常找不到这种哨所，也许是某些天气原因使哨

所遭到了彻底破坏，以致找不到任何痕迹；或许是因为蜘

蛛一时找不到恰当的建筑材料，更可能是因为只有少数

体力与智力相当成熟的蜘蛛才能拥有这样高超的建筑天

分。”可以肯定的是，我确实见过很多这种哨所

洞穴的户外工程。蛛形纲动物的哨所有着好几种用途：洪

水暴发时，它为蜘蛛提供避难之所；狂风劲吹时，它为蜘





层

蛛遮挡户外的落物；它还是蜘蛛觅食的陷阱，是飞蝇小虫

的葬身之处。蜘蛛如此精明而英勇，谁又能识破这位猎手

无穷的诡计呢？现在我们来谈谈更让我感兴趣的事

塔蓝图拉毒蛛的捕猎。蜘蛛的最佳捕猎期是每年的五六

月间。当我第一次观察蜘蛛洞时，就发现它躲在洞穴第一

即前文所说的“拐角处”。一开始我想用蛮力来对

付它，就用一把一英尺长两英寸宽的小刀，不停地掏那些

洞，一连干了好几个小时，却没有抓到蜘蛛。我又开始更

大面积地寻找，想抓住一只塔蓝图拉毒蛛，冲动之下甚至

想拿把斧头，把这些洞穴劈开。最终一无所获的我终于放

弃了武力，改用头脑。人们都说：需要是创造之母。我居然

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找来一根植物的主茎，在顶部绑

一个麦穗，用做诱饵，在蜘蛛洞口轻轻地晃动。很快我就

发现蜘蛛的注意力被穗饵吸引过来了，开始谨慎地踱着

步向麦穗走过来。我将这个家伙引出洞，确信它已无法逃

回洞中后，迅速抽开麦穗；蜘蛛见势不妙，转过身嗖地朝

洞口冲去，我当然不会让它逃跑得逞，抢在它之前把洞口

封住了。塔蓝图拉毒蛛一时冒昧行事昏了头，就连躲避我

的捕捉时也显得异常笨拙。最后我把它赶入一个纸袋，迅

速封上袋口。有时候，蜘蛛会起疑心，怀疑是陷阱，或者当

时并不很饿，就会按兵不动，与洞口保持一小段距离。可

能它认为此时并不是跨越门槛的最佳时刻。它的耐性显

然超过了我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改换战术：首



先确定蜘蛛的确切位置，然后探明洞里通道的方向。一切

准备就绪后，我用一把小刀沿通道斜插进去，堵住蜘蛛的

后路，再用东西在洞口装蜘蛛就大功告成了。这套战术屡

试不爽，特别在松软的土壤中更是百试百中。在这种恶劣

环境的逼迫下，塔蓝图拉毒蛛要么受惊舍洞而去，要么顽

固地以其背部来抗拒刀锋。如果蜘蛛采取第二种态度，继

续顽抗，我会用刀把泥土连同顽抗的蜘蛛一同挑出来，然

后轻松将它捕获。用这种方法，有时一小时能捕到十五只

塔蓝图拉毒蛛。而有的时候，塔蓝图拉毒蛛识不破我的陷

阱，那就更不用花那许多工夫去想办法堵后路了。我只需

把诱饵伸到洞穴深处，蜘蛛就会跟着麦穗一同舞动；我向

外抽回麦穗，这个趴在麦穗上的蠢家伙就会被一同带出

来。据说阿普得亚的农夫也常用这一招来捕获塔蓝图拉

毒蛛：他们会在蛛穴处用一根燕麦穗模仿昆虫的声音。塔

蓝图拉毒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可怕，特别是当脑海中浮

现出它那凶猛的撕咬和狰狞的面貌时，更是让人不寒而

栗。然而在实验室里我却经常发现塔蓝图拉毒蛛特别易

于驯服。一八一二年五月七日，在西班牙瓦伦西亚我逮到

一只普通蜘蛛大小的塔蓝图拉雄蛛。当时我并没有伤害

它，而是把它囚禁在一个玻璃罐中，用一张纸封起来。当

然我在纸上开了一扇活门。在玻璃罐底部，我放了一个纸

袋，作为它的居所。为了观察塔蓝图拉毒蛛的一举一动，

我把玻璃罐放在卧室桌子上。它很快便习惯了囚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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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也习惯了到我手上吃现成的小飞虫。用上颚的毒牙

杀死猎物后，它像大多数蜘蛛一样并不满足，还会吮吸死

虫的头：它用触须把飞虫肉片塞进嘴里嚼碎，把渣子吐出

来，并把住处清除干净。几乎每次进餐后，它都要整理一

下仪容，譬如用前腿上的跗节把触须和上颚里里外外清

洗干净。做完这一切之后，它又重归安静。傍晚和深夜是

它外出散步的好时候。我经常听到它不耐烦地抓挠纸袋

的声音。蜘蛛所表现的这种习性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我

曾在另外一本书中指出：无论是晚上还是白天，大多数蜘

蛛都看得见东西。六月二十八日，我的塔蓝图拉毒蛛开始

蜕皮了。这是它最后一次蜕皮，模样没有改变：表皮的颜

色依旧，身材也没什么变化。七月十四日我不得不离开瓦

伦西亚外出一趟，七月二十三日回来。在这段时间内，塔

蓝图拉毒蛛没有进食。然而令我惊异的是，当我回来时它

看上去仍很健康。八月二十日，我又因有事外出了九天，

虽然我的囚徒对挨饥受饿很厌烦，但是中断进食对它的

健康却没有什么影响。十月一日，我再次因为外出而中断

了喂食，以为像前两次一样，回来后会见到蜘蛛仍安然无

恙。十月二十一日，由于我们打算在离瓦伦西亚五十英里

的某地呆上一段时间，我就打发一个人去取塔蓝图拉毒

蛛。但是很遗憾，派去的人回来告诉我，塔蓝图拉毒蛛不

见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它的消息，它就像从地球上消失

了一样。最后，我只能用一段文字来结束我对塔蓝图拉毒



蛛的观察。这是描述塔蓝图拉毒蛛之间惊人的打斗场面

的文字。有一天，我逮到了很多只蜘蛛。为了看一场殊死

搏斗的好戏，我挑选出两只已完全发育成熟的强壮雄蛛，

把它们放进同一只大玻璃罐中。开始，两只蜘蛛沿着角斗

场走了好几圈，试图避开对手，但是经过最初的试探之

后，它们就好像听到了发令枪声一样，现出腾腾杀气。它

们并没有马上猛扑上去厮咬，而是仍然保持一段距离，最

后竟然都一屁股坐在后腿上。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胸膛

免遭对方攻击。它们相互对峙了大概两分钟，毫无疑问，

在这期间彼此焕发了斗志。两分钟刚过，几乎同时，两只

蜘蛛一跃而起，向对方猛扑过去。它们各自舞着长腿缠住

对方，顽强地用上颚的毒牙厮咬。不知是疲劳过度还是依

照惯例，角斗暂停了。双方从各自角斗的位置上撤退下

来，但是都保持威慑状态。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猫之间奇

怪的争斗，因为猫在争斗过程中也存在休战状态。当两只

塔蓝图拉毒蛛又重新投入角斗时，厮杀更加惨烈。最终，

角斗失败的一方会被胜利一方从场心抛出。它必须承受

失败的厄运，它的头颅被撕开，成为征服者口中的美食。

在这场令人惊叹的大决斗之后，我留下那只得胜的塔蓝

图拉毒蛛达数周之久。在我的实验室里并没有普通的塔

蓝图拉毒蛛，这种蜘蛛的习性将在狼蛛的特点中介绍；但

是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蜘蛛，个头与黑肚皮塔蓝图拉毒

蛛或纳博纳狼蛛差不多，跟其他种类的蜘蛛相比，个头却



要小一半。它的下身就像穿了一条黑色的天鹅绒裤子，腹

部还有褐色的波浪饰边，腿上则缠绕着灰色和白色的圈

纹。它的家十分招人喜爱。通常它把家安在干燥的、铺满

百里香叶的卵石小径上。在我的实验室里分布着大约二

十个蜘蛛洞。每当我匆匆路过任何一个蜘蛛洞时，都要停

下来看一眼这些发光的小洞。这些蜘蛛的四只大眼睛，或

者说是它的四个望远镜，像钻石一样，发着光。另外四只

小一点的眼睛，则藏在深洞里无法看到。如果时间充裕，

我还会走出家门，到离家几百码远的邻近的山上走一走。

这里过去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现在却有一点凄凉，只剩下

蟋蟀在啃嫩草，穗即鸟则在光秃秃的石头之间飞来飞去。

人类对物质利益的盲目追求糟蹋了这片土地。因为葡萄

酒价格不菲，当地的农民就把这片森林砍掉种上了葡萄。

然而根瘤蚜虫一来，葡萄藤就枯萎了。一山的绿阴变成了

荒凉的不毛之地，只有鹅卵石间钻出的生命力极强的几

缕青草还在抽条返青，显出一点生命的绿色。这块废弃的

土地成了狼蛛的乐园：如果需要，一小时之内我就可以在

一块指定的小地方找到上百个蛛洞。这些洞深约一英尺，

开始一段是垂直的，然后像人的手肘一样拐了个弯，通向

人看不见的深处。洞的直径大约是一英寸。洞口通常会有

一个棒子大的圆栏。这是蜘蛛用稻草以及各种零碎材料，

甚至小鹅卵石做成的。圆栏建成后，蜘蛛就用丝把它包起

来。蜘蛛通常会把附近的干草叶拖到一块，吐出丝，把它



们束在一起。虽然利用的是草茎，但草叶却也无需去除。

有时，它并不用草茎来作圆栏主架，而是用一些小石头来

搭建。总之，蜘蛛能就近采集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并

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节省时间的做法，会导致圆栏的防

御墙因建造材料的变化而呈现多样性。高度也会各不相

同。有时一堵防御墙就像是一个一英寸高的炮楼，有时却

只相当于一个圆物件突出的边缘。相同的是，它们都是用

蛛丝牢固地绞合起来；宽度与地道的宽度是一样的，因此

是比较宽敞的。当我们从洞口，也就是塔蓝图拉毒蛛为了

活动腿脚而在塔楼上特设的平台向里张望时，我们看不

到蜘蛛庄园的里外直径有什么差别，事实上两者也是相

同的。黑肚皮的塔蓝图拉毒蛛在建造洞穴时所遇到的困

难也不尽相同。如果地表层是松土或其他相同的土质时，

蛛洞的形状就可以任意选择而不受拘束，一般来说它愿

意采用圆柱试管状。但是当地表层卵石含量较多时，它就

不得不按照石头的分布状况来修洞穴。这样建造出来的

洞穴通常表面不平整，形状更是拐弯抹角，但是由于可以

直接把坚硬的石头当做内墙，蜘蛛也落了个轻松自在，省

掉了许多挖掘时间。不管洞穴形状是规则的还是不规则

的，蜘蛛都会在四壁布上一定厚度的丝。这样做有两个目

的：一是防止泥屑掉落；二是可以迅速爬出洞外。邦利利

用他那并不熟练的拉丁文告诉我们怎样去捕捉塔蓝图拉

毒蛛。我是这种方法的忠实采用者；我在塔蓝图拉毒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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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弗在一本书中介绍的另

洞口轻轻挥舞麦穗，模仿一只蜜蜂“嗡嗡”的叫声，吸引它

的注意。蜘蛛以为猎物就在洞口，就会猛冲出来。但是我

从来没有成功过。受此声音的诱惑，蜘蛛的确会从地表深

处的房间里爬出来；但是它并不轻易扑出洞口，而是张望

探视。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很快识破了我的伎俩，又惊恐

地逃回地底下的老窝。它的老窝通常在横道中，非常隐

蔽，从外面根本看不到。李奥

一种方法似乎更为可行，前提是要控制好自己的动作，沿

着洞中通道的方向迅速将一把小刀插进洞，截断已经被

麦穗吸引却不肯出洞的蜘蛛的退路。如果土质帮忙，你的

手法又小心熟练的话，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不幸的是，

并非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之中！有时候，你把小刀插进去，

碰到的却是坚硬的石头，因此必须另寻良策。对付塔蓝图

拉毒蛛，以下是经过验证最为有效的方法，我把它们介绍

给未来的捕猎手：把一根头部绑有麦穗的植物主茎伸进

蛛洞，不断地旋转、移动。塔蓝图拉毒蛛被这个突如其来

的东西骚扰一番后，出于自我防御的考虑，很可能会咬住

麦穗。当你手指感觉到有点重量以后，就说明猎物已经上

钩了，塔蓝图拉毒蛛已经用毒牙咬住了主茎顶部。这时轻

轻地、缓慢地、小心地把主茎向外拖，蜘蛛会跟着主茎从

洞中一起被拖出来。当蜘蛛开始进入垂直通道时，我会尽

量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不让它看到。只要看到我，这个狡

猾的家伙就会松开嘴巴，溜回老窝。慢慢地蜘蛛被诱拖至



洞口。此时是最关键的时刻。如果继续轻轻向外拖的话，

蜘蛛会感觉到它已经被拖出家门了，不安全感会使它转

身入洞，而我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用这种办法把这个生

性多疑的家伙拉出洞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当蜘蛛到达地

面时，我会把主茎猛地向外拖。蜘蛛被这动作惊呆了，来

不及松开牙齿，就被提出了洞口。这时要捉住它就是轻而

易举的事了。一旦身处户外，蜘蛛就胆小如鼠，根本没有

逃跑的能力。你可以把它装进一只纸袋并封上口子。把咬

住麦穗的塔蓝图拉毒蛛拉出洞外需要一点耐心。而以下

方法却得来更快：我费尽心思捉到一些笨拙的蜜蜂，把其

中一只放进一只小瓶，瓶口足以盖住蛛洞入口；然后我把

瓶子倒过来盖在洞口，作为诱饵。蜜蜂开始时在玻璃瓶中

鼓动双翼，发出“嗡嗡”的声音，以示抗争。当它发现蛛洞

与它的家相似时，它就会义无反顾地一头钻进洞里。然而

此举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当它飞下去时，蜘蛛也正从洞

里匆匆向外赶；它们通常会在垂直地段狭路相逢。过一会

儿，你就会听到从地下传来的声音，是那只笨蜜蜂抗拒蜘

蛛的撕咬发出的“嗡嗡”声。然后伴之而来的便是长长的

沉默。这时，我就移开瓶子，将一把长镊子伸进洞去。镊子

夹出来的首先是一只死蜂。显然刚才发生了一场令人恐

怖的悲剧。蜜蜂的尸体夹出来以后，紧随而来的便是蜘

蛛，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实在舍不得这么一顿丰盛的饭

菜。这个猎手就这样被带到洞口。有时，多疑的蜘蛛还是



会丢下猎物重返洞里；但是我们只要把蜜蜂的尸体置于

离洞口数英寸的地方，静待几分钟，蜘蛛又会离开堡垒，

再次捉住猎物。就在此时，它的洞门却已经被猎手的手指

或一块卵石挡住了。我用这种方法并不是为了捕捉塔蓝

图拉毒蛛。我对用瓶子养蜘蛛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另

一件事。当时我想邀请的是一个只管自己的雌猎手，它通

常不为后代准备足够的食物。它捕到的猎物，往往都填进

了自己的肚子。它不是一个“克制”的蜘蛛，不会采用理智

的用餐方法，将猎物保留好几个星期，每次只吃一小部

分；它是一个杀手，在搏斗现场就吞食了猎物。对于它来

说，不存在什么慢条斯理的活体解剖，也就是说它根本不

会给猎物反应的机会，而是尽可能快地，争取一招致命。

这样，攻击者在攻击时受对方伤害的可能性就降至最低

了。此外它的捕猎游戏动作大，有时也凶险无比。这个戴

安娜平时埋伏在塔楼里，静候值得它一试身手的猎物出

现。那些个子大爪子有力的草蚱蜢，性情暴躁的大黄蜂，

笨拙的蜜蜂以及其他一些佩带毒剑的家伙，不时地跌落

于它的伏击圈之中。此时参与决斗的双方在武器装备上

可谓旗鼓相当。狼蛛用有毒的尖牙撕咬，黄蜂则还之以有

毒的“利剑”猛刺。决战双方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这场争

斗的胜利实在是难以预测。塔蓝图拉毒蛛没有保护自己

的第二招：既没有用来缠住对手的丝绳，也没有什么诡计

可用。我们知道，当昆虫被捕猎网缠住时，园蛛会迅速吐



也就是蜜蜂那刺耳

出漫天的蛛丝把猎物层层罩住，使猎物根本来不及抵抗。

待猎物被包裹严实后，园蛛用毒牙在猎物身上扎几个洞，

然后撤下来，蹲到一边休息，直至猎物不再挣扎，彻底平

静下来后，再大摇大摆地返回搏斗现场。这时就没有什么

危险了。然而对于狼蛛来说，它的天职似乎就是冒险。除

了那一往无前的勇气和锋利无比的毒牙外，它没有任何

其他的东西可以利用。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去对付那些

凶猛异常的猎物，它只有充分发挥自己过人的技巧，才能

将猎物玩弄于股掌之间；只有充分运用它极其迅速的杀

招，才能一举摧毁它的敌人。摧毁到什么程度呢？看看我

从蜘蛛洞中拉出的蜜蜂尸体，你就应该有一个直观的认

识了。一旦“地表深处的哀鸣曲”

停止时，我就迅速插入一只镊子：拉出来的的嗡嗡声

昆虫尸体惨不忍睹：吸管低垂，腿脚残缺。当我把蜜蜂的

尸体拉出洞口时，它的腿不会有一丝微颤，这场悲剧已经

结束了。蜜蜂的死是瞬间发生的事。每一次当我从蜘蛛那

令人恐怖的屠宰场拉出昆虫尸体时，都会一次又一次地

惊讶，这些昆虫丧命竟如此之快。因为，两种动物在力量

上几乎相同：我是从体形最大的熊蜂中挑选蜘蛛的对手。

它们的武器也是不相上下的：熊蜂的“镖枪”和蜘蛛的毒

牙有得一比；我认为前者的一蜇甚至比后者的撕咬更为

厉害。塔蓝图拉毒蛛究竟有什么绝招，每回都占先机？此

外，它又凭什么在如此短暂的激战中，全身而退，毫发未



损？它每次都大胜而归，一定用了什么狡诈的招数。虽然

它可能乘人不备用毒，但是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仅凭在

对手身上胡乱注射一点毒液就能产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惨

状。即使最毒的蛇，在捕杀猎物时也要斗上几小时才能有

这样的效果，而塔蓝图拉毒蛛却连一秒钟都不用，真正称

得上杀人不眨眼了。因此，我们应尽力寻找一个合适的说

法来解释这种迅速死亡，而不应仅仅着眼于蛛毒的致命

性。关键之处在哪儿呢？在熊蜂身上是不可能找到答案

的，它们进了蜘蛛洞；而谋杀又是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

方。即使用放大镜，我们也不能在蜜蜂尸体上发现任何伤

口，由此可见蜘蛛所用武器之精锐。也许让两个对手面对

面攻击更能发现问题。我就经常把塔蓝图拉毒蛛和熊蜂

放在同一个瓶子里。没想到，它们竟然互相逃窜，看样子

它们都不想成为对方的俘虏。我曾经让它们在一起呆了

二十四小时，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任何一方都没有主动侵

犯的意思。表面上看来，它们彼此漠不关心，其实是在拖

延时间考察对手的实力，而不会贸然进攻。每次试验总是

无功而返。换用蜜蜂或黄蜂与塔蓝图拉毒蛛做实验时，我

曾取得过成功。但是激战发生在晚上，因此我还是一无所

获。只在第二天早上，发现蜜蜂与黄蜂均被消灭了，最后

只能凭塞在蜘蛛上颚的肉冻，才能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

羸弱的猎物成为蜘蛛静夜的点心。而面对一只颇具威胁

的猎物，蜘蛛并不主动攻击。对被俘的恐惧冷却了猎手的



衅，但事

激情。大瓶子这样大的角斗场、两位运动员相互间的敬

畏，使得它们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让我们把角斗场的面

积减小，制止它们的“圈地”行为。我们改用一只直径仅供

一位角斗士容身的试管。把熊蜂和塔蓝图拉毒蛛放入试

管，但结果仍不如愿，它们只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吵。如

果熊蜂在试管下面，它会以背着地，用腿来抵挡蜘蛛的进

攻，没有抽出毒刺。而蜘蛛呢，也用长腿来控制局面，它尽

量把身体撑离光滑的玻璃管，并尽可能远离对手。然后，

它就会停下来静候鏖战的到来。很快那只粗鲁的熊蜂发

动进攻了。刚开始时应该说是熊蜂占据优势，塔蓝图拉毒

蛛只是靠着长腿自卫，左推右挡，使敌人远离自己。总之，

两个对手除了激烈地扭打在一起外，并没有其他值得注

意的地方。狭小试管中的搏斗一点也不比阔大瓶子中的

战斗激烈。一旦离开家，蜘蛛就变得胆小如鼠，它几近倔

强地拒绝战斗；虽然熊蜂举止轻佻，总是先行

实上，熊蜂也不愿意和蜘蛛进行殊死搏斗。最终我不得不

放弃实验。我们必须强迫塔蓝图拉毒蛛参加决斗，逼迫它

拿出在自己堡垒时战斗的猛劲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再用

熊蜂了，这个家伙总是一头撞入蜘蛛洞中，使我们观察不

便。我们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替补选手，一个不那么喜欢钻

洞的选手。木蜂就是合适的对象。在我家的蜜蜂中，它体

形最大，也最强壮。这种蜜蜂身着黑天鹅绒，扑扇着一对

紫纱般轻盈的美丽翅膀，出没于花园，停泊在鼠尾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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